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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仪式“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

———基于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的讨论

周灵颖　林继富

　　摘　要：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在“反结构”阈限期内具有“不完整倒置性”现
象。在上果村的传统文化和村民生活结构中，“祭太阳”仪式的“反结构”具有生活的逻辑性和合
理性。“祭太阳”仪式中男性与女性“不完整倒置”的反结构现象蕴涵了上果村传统地方知识、壮
族两性文化和仪式结构功能共同支配下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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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普遍现象，学人从仪式结构、社会功能、象征意义、仪式心理学等不同
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具有的作用，由此诞生了诸多关于仪式研究的理论学
说和流派。其中，过渡仪式理论是以仪式进程视角出发，对人类仪式文化进行讨论的代表之一。

过渡仪式理论区分了仪式过程的“结构”与“反结构”状态，“反结构”取消了“结构”规定的界限，呈
现出“结构”的倒置状态。法国学者范热内普提出过渡仪式包括“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
段，其中“边缘”指与日常生活“分离”之后的过渡阶段①，该阶段呈现出一种“反结构”的模糊状态。

格鲁克曼发现祖鲁女性在农业祭典仪式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日常社会中男性却拥有绝对优势，

女性完全是服从的角色，由此促成了祖鲁女性在仪式和社会上“结构”的倒置状态。“仪式也给了
妇女特殊的权力和能力。简而言之，祖鲁社会中的女性仪式不独凝聚成了社会机制上的‘情结’
（ｃｏｍｐｌｅｘ）；同时也是该社会‘情结’———社会构成的‘反叛’主题。”②特纳引入“阈限”解释这种反结
构，认为在仪式中“反结构”是“‘时间之内或时间之外的片刻’，以及世俗的社会结构之内或之外的
存在”。③

本文基于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的讨论，认为上果村“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出
现的“反结构”现象是对日常生活“结构”的逆转。但是，这种结构性的“逆转”并非为完全的结构颠
倒，而是一种“不完整”的结构倒置性现象。格鲁克曼解释“倒置”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许多仪式
中人们必须去表演不一样的角色，或每一个参与者都表现出一些极高的象征性行动，或者每一个
参与者可能会与他或她日常的角色和样子倒置。”④“倒置”一词，简单来说，具有超越常规、反日常
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特纳仪式理论中的“反结构”概念。但是，为了突出“祭太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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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阈限期内“反结构”状态并非绝对逆转的结构。故而，笔者提出“不完整倒置性”这一术语，以此

描述这种特殊的“反结构”现象。

在以往仪式结构研究中，学人研究局限在结构描述和意义探索两方面，缺乏对仪式阈限期内

反结构的具体特征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并且仪式主体也往往被隐匿于符号化和整体性

的结构之中。因此，扩展仪式结构和功能的研究，需要明确仪式在社会文化、民众生活结构之中存

在的合理性。即“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

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①。笔者试图从仪式结构功能意义、村民日常生活呈现以及壮族传统地

方文化知识等方面探究“祭太阳”仪式产生的文化机制、男女两性文化差异，继而阐释上果村壮族

传统“祭太阳”仪式在阈限期内反结构“不完整倒置性”现象的理论指向及其意义所在。

一、西畴上果村“祭太阳”仪式

“祭太阳”仪式是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壮族传承的太阳信仰仪式。上果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西畴县瓦厂村委管辖下的自然村落。该村位于西畴县东北部环山的河谷之中，距离县城

９公里。上果村四周山峰纵横，群峦逶迤。坝达河绕村而过，连接下游的达嘎河，因流经鸡街又被

称为鸡街河。坝达河是季节性河流，流量受到雨水影响，夏秋两季河流水量大、易发洪水，冬春两

季水流缓慢，为低水位期。壮族人保持着“有树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能种稻，稻米能养人”的

生态观，几乎每个村落都会有茂密的树林作为村落保护神。据村民介绍，上果村后竜山脚、坝达河

岸边的大榕树树龄有百年左右，每逢村中举办重大节庆活动都有布摩（祭司）到榕树下进行祭祀。

上果村因地理位置较为偏僻，道路交通不畅等原因，相关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的文献记录较

少，无法确切得知村落形成的时间。上果村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村落，根据２０１６年的数据，村中共

有７６户，３４０多人，壮族占人口总数的２／３，汉族占１／３。村中较大的姓氏为陆、田、李三姓，陆姓占

总人口的５０％，陆姓与田姓自称是上果村最早的居住者。如今大多数上果村青壮年和中国许多农

村青年一样，更多地选择外出务工，上果村村民的生产方式已经从传统农业种植转向新兴的农村

产业发展模式。

２０１４年西畴上果村“太阳山祭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太阳”仪式在传统祭

祀仪式的基础上发生了许多演变。以下是笔者在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农历二月初一）参加的仪式

活动。

净身：上午９点，全村１６岁以上女性在村尾集合，穿着传统壮族“著尾”鸟衣，在女性长者带领

下唱《太阳古歌》中“找太阳”部分，穿过稻田到坝达河边沐浴净身。此部分不允许男性加入或参

观。下河沐浴者多为中年妇女，年轻人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裸身沐浴，老人们只是象征性地用河水

洗手、洗脸。若有妇女在月经期间，则禁止参与沐浴净身环节。沐浴净身仪式持续一个多小时。

结束沐浴后，妇女们穿戴整齐，从另一条小路（不走回头路）回到寨中大榕树祭祀处。

请太阳：中午１２点，全体女性在布摩和其两位男助手的带领下，在大榕树下进行“请太阳”仪

式，演唱《太阳古歌》中“请太阳”部分。祭祀仪式中献祭活公鸡一只、白酒一碗、刀头肉一块、炸小

鱼若干。仪式过程较为简单，除主祭人员进行祭祀外，女性只需在旁伴唱古歌。

送太阳：众人跟随布摩，穿过村庄，沿盘山土路，边走边唱《太阳古歌》中“送太阳”部分，最终到

达寨子西面的太阳山顶举行送太阳仪式。在祭祀台前由布摩上香、献祭。② 祝祷之后，全体女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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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品是曾在“请太阳”时被祭献的活公鸡，在“送太阳”的进程中公鸡被祭司助手带上太阳山。在此献祭环节，活公鸡须在现场宰
杀，用新鲜的鸡血祭祀。布摩的男助手在祭祀现场劈柴生火，将鸡肉煮熟。



体演唱《太阳古歌》中“送太阳”部分，接着举行系列仪式，之后众人分食黄色糯米饭。祭祀过程从２
点持续到４点左右，此部分的祭祀活动为整个祭祀仪式的高潮。

狂欢：下山后，村中男人们为女人做饭，按照传统规定所有菜肴只能煮食，不能炒制，否则将会
预示新的一年干旱少雨。参加祭祀的女性在下午５点左右到坝达河边草地进行聚餐。晚餐结束
后，祭祀活动逐渐进入尾声。另外，当天所有的家务活都由男性承担。“祭太阳”仪式于二月初一
举行，但在往后两天之内人们不被允许下地干活，主要以探亲访友、各类娱乐活动为主。

通过对“祭太阳”仪式的简要描述，并结合对上果村日常生活的体验，笔者发现西畴县上果村
男／女两性在世俗和神圣空间中的地位存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在“祭太阳”仪式的神圣场域中男性
和女性的地位、角色出现了一种“反日常”“反结构”的倒置现象。在“祭太阳”仪式中，女性地位较
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位置有了明显提升。然而这种倒置现象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完全相反，而
是保留了一定结构特征的“不完整性”倒置状态。

二、谁主导“祭太阳”仪式

上果村壮族女性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二元对立的结构状态。壮族男性代表着集体意志、

负责村落中一切社会事务、过着相对清闲安逸的生活，并且在祭祀性的神圣生活中也享有绝对主
导地位；而壮族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多辛勤劳作，操持家中各项事务。她们一般远离社会生活，这也
导致其在家庭生活与神圣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呈现失衡和不平等。女性忙于家里的农活和家务
事，对家庭和村落中的神圣生活不闻不问。“一般女的都不兴去，以前老人总觉得女的不干净，一
般祭祀都是男的。”①然而，在上果村“祭太阳”仪式中，上果村壮族男性与女性之间关于神圣／世俗
的二元对立结构没有保持绝对的永恒，而是出现了反结构的倒置现象。

“我提出将与先前世界分隔之礼仪称为‘阈限前礼仪’，将在边缘阶段中举行之礼仪称为‘阈限
礼仪’，将融入新世界之礼仪称为‘阈限后礼仪’。”②随着“祭太阳”仪式的进行，上果村１６岁以上的
女性开始远离家庭的世俗生活，在坝达河边通过沐浴的洗礼仪式，实现了身份上的转换，以期进入
到祭祀太阳的“共时域”中，也即“为了抹去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结构分层之间的界限，使大家能够进
入共同体状态”③。在清洁仪式之后，参与祭祀的女性依次在大榕树下和太阳山顶，按照布摩的指
挥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在祭祀的整个神圣实践中，女性保持着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状态，处于
与世俗生活角色相互倒置的阈限阶段。最终女性在村落中的公共场所实行共餐，以此聚合走出阈
限状态，重新融入日常生活世界。由此，我们也看清了“祭太阳”仪式中女性的分离—阈限—融合
过程。

男性 女性

集体 个人→集体

村落 家庭→村落

安逸 操劳→安逸

神圣 世俗→神圣

上表反映出上果村女性在“祭太阳”仪式阈限阶段的符号转向过程。在“祭太阳”仪式中，上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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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仪式中女性的符号意义和神圣地位获得了“提
升”。当女性从个人世界跨入集体生活，重心也从家庭生活转向村落社会生活，在此期间女性无须
在家庭中忙碌，也拥有了更高的神圣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表左侧属于男性的角色、地位并
没有因为祭太阳的仪式过程而产生变化。这与特纳提出的“阈限”期的神圣阶段与世俗的生活之
间是两极性的存在，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表达完全处于逆反倒置状态是不相符合的。“在阈限阶段
中，最下层的人变成了最上层的人。第二，掌控最高行政权力的人被表现为‘像奴隶一样’”①。然
而，在“祭太阳”仪式的“阈限”期内，其体现出的“不完整的倒置”现象，表现为男性其实才是“祭太
阳”仪式的真正主导者。在仪式的阈限期中，女性因脱离世俗生活而获得神圣地位，不代表对男性
“祭太阳”仪式中的神圣地位产生影响。

据西畴地方志资料记载，上果村“祭太阳”仪式经历了由男子单独举行祭献，到逐渐向女性开
放、女性加入到仪式之中的变化，但男性在“祭太阳”仪式中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祭太阳是云南文山壮族古老宗教仪式。祭日在农历二月，祭场在村边日出或日落的山
上。祭祀由族长主持。杀一只白公鸡、一只红公鸡、一头猪。祭品置于树下，放一碗生血，上
置一树枝，不诵祭词。祭毕全村成年男子在祭场共吃一餐。②

《当代壮族简史》中也记录了西畴县革机乡男子二月初一祭日情形③，其中男性仍然处于领导
地位。那么，女性是如何进入到“祭太阳”仪式之中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果村村民提出女
性是因为无聊才自发聚在一起参加“祭太阳”仪式的。

　　以前就是喊祭太阳、祭太阳。二月间几个女子约起凑点腊肉、几个鸡蛋，有时腊肉都没
有，就是凑点鸡蛋。有肉拿肉，有鸡蛋拿鸡蛋，再带点米去河边，就喊祭日子。也不做什么，几
个人就坐在河边玩玩，吃吃，就传了出来祭太阳这个传说。④

笔者以为，上果村女性参加祭祀太阳仪式的原因，并非以“无聊”能解释得了。虽然较之以前，

现在上果村“祭太阳”仪式中女性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女性在“祭太阳”仪式中仍处于从属地
位，并不参与神圣的、核心的祭献环节。

　　以前我们不兴上山，是政府这几年来做了以后才兴上山。山上是男的可以上去，我们就
在河坝边等着。现在我们也跟着上去了，不过还是男的献祭。⑤

我们暂且搁置对“祭太阳”仪式最初形态的讨论，从现代“祭太阳”仪式变迁过程来看，上果村
“祭太阳”仪式经历了由男子专门负责的村落祭祀仪式，到逐渐允许女性参与的变化，并且女性在
“祭太阳”仪式中的参与度不断获得提高。但是，在“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不论女性神圣地位如
何发生变化，男性自始至终都主导着祭祀仪式，这也就是笔者所提出的反结构“不完整倒置性”状
态的具体所指。

三、“祭太阳”中“不完全倒置”的层次性

上果村“祭太阳”仪式并非是单一线性的。参考过渡仪式理论对仪式多层次性特征的认识，
“‘过渡礼仪模式’虽然主要是线性的进程模式，但它含有多层次，即每个阶段还可以划分出较小的
过渡进程模式”⑥。通过对贯穿于上果村“祭太阳”仪式进程中的男女二元结构对立的倒置状态进
行分层划分，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进程模式中，其倒置状态的不完整性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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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时间进程对上果村“祭太阳”仪式进行划分后我们可以看到：

　　（女）沐浴净身———（男）祭献榕树———（男女）上太阳山———（男）太阳山顶祭献———（女）

集体聚餐。

“祭太阳”仪式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了更小的过渡模式。例如，在以地域转换为核心进行过渡

的男女同上“太阳山”这一仪式进程中。布摩抱着公鸡走在最前方，两个男助手在其身后，背着其

他祭品、盛具、锅具等仪式用具，一起爬上太阳山。女性则跟随在三名男性身后，同时不被允许触

碰任何祭祀品。“在以前，要拿个木板当太阳，拿个轿子抬着太阳上山，两个男的来抬，外面是四个

女的在保护。”①当祭太阳的队伍到达太阳山顶后，具体祭献活动由男子负责，此时女性在旁边唱诵

祭祀太阳的歌谣。在上述祭祀太阳两个层次的仪式模式中，女性并没有被排斥于祭祀太阳的神圣

活动之外。而当“祭太阳”仪式即将结束，祭品却只允许男性在太阳山顶食用，女性不能分享祭祀

太阳神的食物，这也体现出女性被排斥于关键的神圣行为之外。

　　还不是杀了以后随便煮一下，拿了献，献了以后又砍了煮，煮熟了以后又去献一会儿，一

般要献两回。献了以后，两三个男的在那里喜欢吃了就吃一小点，不过咋个都要吃一点。②

Ｒ·史密斯第一个提出，食用圣餐的活动也是祭祀礼仪的组成部分，“这餐饭由提供食物的信

徒与接受食品的神共同分享。这些食物一部分留给神；另一部分由祭祀人自己食用……祭礼宴的

目的恰恰就是使信徒与神之间形成同一种血肉关系，从而在他们之间建立亲属关系”③。笔者以

为，这也可以解释在中国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祭祀神灵的食物都被视作具有赐福辟邪的神奇力

量，而“人神共享食物”的祭祀行为也成为了神灵庇佑子孙的方式。

但在上果村“祭太阳”仪式中男性得以食用祭献过的祭品，女性则不能食用，这也反映出即使

女性处于脱离世俗生活的神圣阈限期内，男性的神圣地位依旧高于女性。“祭太阳”仪式不同阶段

表现出的不同层次的“过渡礼仪模式”，都共同表明了上果村女性在神圣生活中的从属地位，以及

男性的权威性。“祭太阳”仪式阈限期中男性与女性并没有实现二元对立的完全逆反式倒置。换

句话说，“祭太阳”仪式阈限期中女性获得的神圣地位是表面的、不完整的。其阈限期内壮族男女

二元对立的倒置结构，仍然受制于上果村民众日常生活结构的影响。实际上，这种“不完整倒置

性”的结构是上果村民众日常世俗结构在祭祀的神圣仪式结构中的投射。

祭祀太阳期间，上果村女性从烦琐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祭太阳”仪式中。随之，进

入到祭祀的阈限阶段，实现了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倒置并获得了某种特权：如男子负责祭祀时间内

的饭菜制作，招待亲戚朋友；女人在“祭太阳”仪式期间不再困囿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女性不做

家务、不需要劳动的特权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本质而言，女性在祭

祀太阳的神圣活动中仍然处于较低的地位，她们并不能接触到祭品制作、祭品食用等核心环节。

“祭太阳”仪式中祭品的准备和制作皆由男子负责，他们提前准备染饭草，将米染成黄色，煮熟后作

为祭品带上太阳山。还有刀头肉、鱼、酒、公鸡等其他祭品也是由男子负责准备。同样的，在上果

村其他节日仪式或是家庭祭祀中，男性一直是祭品置办环节中的唯一负责者。

　　过年都是男的来煮，三十、初一、初二、初三都是男的煮饭，女人不煮饭。老人说一年四季

都是女人煮饭，到了过年这几天就是男人来煮饭，给女人好好地休息，不让煮饭。但是呢，这

个不是自愿的，是女子不被允许去煮饭，家务，扫地、洗碗也都是男的去做，女子光是玩就可以

了。还有二月间也是男的煮饭、煮菜。还有我们三月初一到十二之间，属鼠的那天祭竜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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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煮饭。①

涂尔干借贝尔和莫斯对祭祀作用的认识，谈到“我们曾指出，在祭祀中，人们要进行一系列预
备性活动，如洒圣水、擦圣油、祈祷等；这些活动使那种应该宰杀作为祭品的动物变成了一种圣物，

而且这种圣物的圣性又传播给食用它的信徒”②。如上所述，上果村男子在“祭太阳”仪式及其他神
圣活动中负责祭品准备，并不代表女性在仪式阈限期内的神圣地位，相反不允许女性接触祭品是
为了保证祭品的神圣性和纯洁性。这也是上果村女性在“祭太阳”仪式的“阈限期”内并不能参与
关键的核心祭祀环节的原因，也是其神圣地位远不如男性的表现之一。

现代上果村“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产生的反结构“不完整倒置性”现象，表明“祭太阳”仪式实
际是由男子主导的仪式。女子在阈限期内与家庭、劳作生活分离开来，获得了参与村落公共事务
的机会，神圣地位在表面上得到认可和上升。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男女对立结构的不完全倒置现
象，使女性在“祭太阳”仪式的时空场域中处于模棱两可的“表面的神圣”地位。“祭太阳”仪式之
后，上果村民众生活恢复如常，男女二元对立结构在“经过结构到反结构，再回到结构之中，由此从
象征上强化结构”③。这意味着上果村“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神圣实践活动呈现出“不完全倒置”

结构形态的“反结构”，其目的是通过“过渡仪式”对“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行强化。同时，这种
“反结构”变化并非意指男女地位、身份的彻底转变，而是通过“祭太阳”仪式的“阈限”作用对男女
二元对立结构再次加强，使“祭太阳”仪式之前的传统生活与“祭太阳”仪式之后“新”生活保持
一致。

四、“不完整倒置性”结构的象征意涵

格鲁克曼强调对不同部落仪式进行维度分析的重要性，“我不认为每一个象征仪式都必须有
着同样的意义……在试图分析仪式时认识到有不同维度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行动来说
在不同的维度上，象征意识存在多个不同的意义”④。因此，笔者试图从仪式结构的平衡性与仪式
进程过渡两个维度出发，对上果村女性参与“祭太阳”仪式的象征意涵进行解释，探究上果村“祭太
阳”仪式中男女二元结构倒置现象所具有的结构意义，以及这种结构如何切实地影响女性的生活。

从“祭太阳”仪式结构倒置现象入手，在“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男女“神圣”—“世俗”角色出现
的反转，即男女二元结构倒置特征，是与壮族对两性关系提出的平衡观念密切相关的，这显示出壮
族民众在处理男女关系时的传统智慧。壮族先民宇宙观的核心思想是公母相合，万物才能生存繁
衍。公母搭配生命得以延续，其中蕴藏平衡、和谐的含义。在壮族丧葬仪式中，布摩念诵的摩经
《分公母》，讲述壮族始祖布洛陀教众人如何分公母，“布洛陀大神分公母，天轻天上升，地重地下
沉，样样都成果，母水牛重在下，公水牛轻在上，母鸭重在下，公鸭轻在上”⑤。公母观是指导壮族民
众世俗与神圣生活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在经诗的《造万物·造火经》中就有布洛陀和姆六甲
教会人们砍树造火的描述：‘你砍树成节，你砍树成段；以七节做公，用九段做母；拿去安四周，拿去
做灶口’，其中也包含有‘阴阳合德’的意蕴。”⑥而在“祭太阳”仪式中男女之间阴阳和谐共生的思想
也十分明显，“比如说女人祭太阳，太阳是阳性，女人是阴性，可是女人又是主角，阳中之阴。龙是
水，男人祭，阴中之阳。像我们太极图的那两个圆，那是一切运动变化中最平衡的图案，最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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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点”①。由此可知，“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的男女二元结构的倒置，女性神圣地位的相对上升，

既是一种结构上的逆转，也寓意着壮族男女平衡与和谐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延传。

从“祭太阳”仪式进程来看，已婚女性通过参与祭祀仪式，使自己的身份从“不落夫家”向“落夫

家”过渡。壮族有对歌择偶的传统婚恋习俗，大多数的壮族男女青年都被允许自由恋爱。而在壮

族婚俗中又存在“不落夫家”的传统。民国《马关县志》记载：“侬人之婚嫁，多早婚，亦行媒聘之礼。

结婚不拘年龄，七八岁即有结婚者。既两小之无知，何有夫妻之情感，其不坐家之恶俗，岂非此故

耶。婚日男往女家亲迎，无彩舆仪仗等排场。多数送亲女伴送女至男家，住二三日，夜间女伴同新

娘共枕，新婿鲜能问津者。三日后新娘偕婿归宁，母家亲宾预置冷水于门，伺婿至门则尽量倾泼，

由水阵冲入，多淋漓而后快。一二日后，婿归，女不归，已成惯例。遇农忙时节，女始至夫家，稍助

工作，工未完而复归母家矣。”②清汪森《粤西丛载》卷十八《蛮习》当中有明人王士性《桂海志续》描

述壮族不落夫家的景象：“惟耕作收获，四时节令，方至夫家，不与言语，不与同宿，寄宿于邻之妇

女。一二年间，夫治栏成，与人私通有孕，方归住栏。”③清人林国乔《天河风土诗》也写道：“洞房花

烛不须排，婚事东乡礼最乖。晚上进门清早去，明年社节我再来。”④通过上述例子，我们不仅确定

了壮族出嫁的女性会在“社节”接回夫家，同时发现“祭太阳”的节期与“社节”时间是大致吻合的。

因而，“祭太阳”仪式期间女性通过参与村落祭祀仪式，完成了一种“落夫家”的地域过渡和精神

过渡。

　　我是从蚌谷边，达磨海子（嫁来），还是远呢，坐车都要十多块，一个半小时才到。我们蚌

谷那边不兴祭太阳，但是这边兴。嫁来以后就跟着老一辈在过了。⑤

范热内普认为过渡仪式具有空间上的隐喻，“从一个到另一个社会地位之过渡对等于地域过

渡，如进入一村庄或房子、从一房间进入另一房间，或穿过街道或广场。这正说明为何从一年龄到

另一年龄、从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等的过渡常常仪礼性地以通过门框或‘敞开之门’来表示。这些话

语和事件几乎不被视为‘象征’，因为半文明人认为精神过渡实际上就是地域过渡”⑥。按照“不落

夫家”的习俗，嫁进寨子的女性在插秧、收禾等农忙时节被接回夫家协助劳作，在村落重大祭祀活

动时也被接回夫家，通过参与祭祀仪式完成地域上从娘家到夫家和在精神上从未嫁女向已婚女、

从娘家人到夫家人的角色过渡，并最终实现身份的转换。

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谈到丁卡人的求雨仪式，认为许多祭祀仪式不仅具有单一的工具

性的实际意义，而且根据仪式主体的不同可以产生其他种类的象征意义。“工具性的功效并不是

他们象征行为的唯一功效，其他种类的功效存在于行为自身之中，存在于行为的主张以及带有行

为印记的经历之中。”⑦上果村“祭太阳”仪式中的祝祷词说到“祈祷太阳神能够保佑寨子风调雨顺、

清吉平安、牛马成群、猪鸭成圈”，但上果村“祭太阳”仪式并不只有此种工具性的功效，从“祭太阳”

仪式对女性社会化进程产生的作用便能够证明这一点。

上果村“祭太阳”仪式有１６岁以上女性才能参加的年龄限制。在壮族民众心中１６岁是一个模

糊时间，它不是指生理成熟的年龄，而是指女性社会成熟的时间，所以上果村“祭太阳”仪式又被称

为女子成年礼。１６岁不是女性婚姻的必须时间，但是女性过了１６岁才能参加歌会，踏歌寻友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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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缘伴侣。因此，对于刚满１６岁的女性而言，通过参加“祭太阳”的村落公共仪式，她便完成了从无
性身份向有性身份的过渡。

　　太阳节，规定１６岁以上才能参加，结婚要１６岁以上倒没有规定，有钱人结婚早点，十多岁
就结了。不过我们寨子里现在也有好多三十多岁都没结婚。这个１６岁是老辈定下来的。今
天寨子里面没有１６岁以下结婚的，我们一般都要等她成熟才会唱（情歌），男女对唱喜欢了才
会跟人家好，跟人家去住。我们壮族还是喜欢自由呢。①

在与上果村“祭太阳”仪式相关的民间文学叙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女性社会化的
经历。上果村流传的射日神话中有对妇女寻日、化为鸟身、送日归天的描述。在太阳歌谣中也有
女性“找太阳———请太阳———送太阳”的叙事。这些叙事结构都遵循着“苦行———磨砺———考验”

和“赎罪———洁净———奉献”的逻辑线索。彭兆荣提出，“在成年礼中的这些所谓的‘试炼’行为和
程序成为成年礼中‘入社（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所必须的过程”②。上果村的“祭太阳”仪式作为１６岁女性的
成年礼，其中相应的仪式过程成为成人礼中的“试炼”行为和程序，以此来考验受仪者接受身份转
变、经历社会化的能力与毅力。

综上所述，上果村“祭太阳”仪式对于不同年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文化意
义。但其中都包含有通过仪式的过渡含义，不论是地域的过渡，还是精神的过渡。这也解释了“祭
太阳”仪式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状态对壮族男性和女性的规约性以及对于壮族文化生发和发
展具有的多重作用。

五、结语

上果村壮族男性、女性在日常生活、神圣生活中体现出的二元对立结构，村民通过神圣活动建
立的意义世界和共同确认的社会结构秩序，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一致的。上果村男性与女
性在“祭太阳”仪式中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结构分层的界限，使其在“共时域”的“阈限”期内进入共同
体状态，尽管其中呈现出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但这也恰恰强化了地方文化中的和谐共生理念
和规则。

上果村“祭太阳”仪式的主导权、仪式中所包含的多层次倒置状态，以及这些在“祭太阳”仪式
阈限期内发生的非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出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特征。当我们将“祭太阳”仪式
置于壮族传统文化和上果村日常生活情景之中，从祭祀仪式的结构意义与文化表征性出发，可以
看出“祭太阳”仪式阈限期内出现的反结构“不完整倒置性”特征所具有的结构功能性作用，及其与
地方文化的多元表达之间的密切关联。

［责任编辑　龙　圣］

５２１祭祀仪式“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基于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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